
! ! ! !在我的棋艺生涯中，还有这
样一段“结亲”趣事。

!"#$年夏，我结识了一位比
我长两岁，名叫吴浩然的棋友。论
棋艺，双方实力相当，难分伯仲。
加上谈吐投缘，遂惺惺相惜，一见
如故。从此，我时常到老吴所住的
“荣庆里”（位于长寿路武宁南路
口，现已拆去）去下棋。
每次我去，老吴都热情相待，

吴的爱人也是笑脸相迎，十分客
气。临走，夫妇俩齐声道：“好走。”
我便顺应：“走好。”其时，老吴住
房拥挤。晚上，我俩在老吴的房内
下棋，孩子们就挤在另一小间里。
下棋要喝水，喝水之后，要下楼到
昏暗的弄堂厕所解小手，实在费
时又不便。老吴就在过道处，放置一只铅
桶，于是，方便时就发出“咚咚咚”的声
响。尽管条件差，两个棋痴却毫不在乎，
玩得开心、尽兴。
有一次，我未事先联系就上门了，老

吴却病倒在床，还发着高烧。见我来到，
一骨碌爬起，立即吩咐妻子：“快把棋盘
拿来。”我怎么好意思呢？连连推说：“你
病了，要休息。等你身体好了再下不迟。”
老吴却不肯罢休：“你来，用下棋的方式，
就是最好的招待，也是礼貌。”就这样，我
俩摆开战场，一口气下了三盘。第一盘，
我用“飞象局”布阵，不过 $%多个回合，
就轻松赢了他。其实这个套路是老吴教
我的，我再加以丰富完善。老吴输后，一
声不吭，只是用冷毛巾擦拭着发烫的额
头，继续第二盘对弈。他以牙还牙，也走出
“飞象局”，我措手不及，给他翻了本，打
平。第三盘决胜，我好胜心强，摆下当头
炮，以求一逞。谁知他的“屏风马”走来熟
门熟路，我急攻的“作用力”，瞬间化成了
更大的“反作用力”，遭到彻底翻盘。此时，
老吴笑着开了腔：“好啊，你飞象走得不错
呀。打死老师傅啦！”我俩在爽朗的笑声里
收拾起棋子。如今，回忆这样的情景，着实
令我感动不已，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我也经常请老吴到区文化馆登台作

大象棋表演。老吴弓马娴熟，走棋常出神
来之招，颇具吸引力。他的表情、神态，则
更具观赏性。一回，当他深思熟虑之后，
走出犹如定海神针般的最后一击，对方
立马陷于长考。此时，他竟向台下满场观
众作一川剧“变脸”式的亮相，引得观众
一齐拊掌叹赏。
时光悠悠，我与老吴情深谊长。!"&'

年夏，老吴托我为他大女儿物色对象。我
在单位里四处打探，一时难以找到合适
对象。后来，我突然闪念，自己的第三个
儿子不正缺女友么？又想，我与老吴相处
那么多年，很了解，很放心，又看着他大
女儿从小长大，何不让他俩在一起谈谈
呢？主意一定，我问过老伴，便向老吴和
盘托出，双方一拍即合。结果，两个孩子
从见面、相识，总共不到一年时间，就定
下终身。!"&$年 (月，两亲家在梅龙镇
酒家的婚宴上举杯欢庆，正是：“棋坛传
佳话，弈友成亲家”。

我与老吴相识结交 )%多年的岁月
里，所下棋局无数。后来我们虽成了亲家，
但只要纹枰对坐，便是一对“狭路冤家”。
下起棋来，真刀真枪，毫不留情，面孔铁
板。有时，为了“翻本”（我俩有胜负统计），
都不惜用上布局套路中最凶险、激烈的
“大列手炮”，双方往往形成悬崖搏斗，厮
杀得不可开交的局面，结果，一方侥幸险
胜；另一方一步之差，全军尽没。输棋一
方，当然不“买账”，连叫“再来再来！”
俗话说，“上场无父子”，言下之意，

武艺场上，六亲不认，何谈父子？而我俩
的棋艺比试，也可称作“枰上无亲家”。不
过，每每局后，我俩又平心静气，相互切
磋，共找对局症结，以利提高再战。
可惜，老吴在 "%年代中期就驾鹤西

去，其时仅 *+多岁。从此，我失去一位好
亲家，也失去了棋枰上的好伙伴。正如伯
牙弹琴失去了知音，何其痛哉！至今思来
犹时时唏嘘不已。
不知不觉，我也已年过九十。犹记前

几年，只要我参加市里的棋赛活动，棋友
们就围着我问长问短，气氛亲切温馨。媒
体记者也会热心跟踪报道，说我是象棋赛
所有参赛选手中年龄最大的棋手。垂垂老
矣，对这棋枰世界仍不能自拔。象棋，实在
迷人，我痴迷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
实实足足痴迷了这一生一世……

口述 陈炳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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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小辰光学棋的情景
还在眼前!仿佛眼睛一眨
的工夫!就老了" 棋艺之
道! 如大海浩瀚无边!这
一头扎下去!就是整整八
十个春秋#$

! ! ! !学会象棋，那还是在大约刚满 ,%岁
时吧。那是我经常看街坊邻里大人下棋
学会的。印象深刻的是，这两个大人下
棋，竟像小孩一样，谁输棋，要老老实实
伸长头颈（起码要伸过三夹板做成的棋
盘的河界线），给对方刮三个鼻子。赢的
一方，往往还要唤来左邻右舍，然后大喝
一声：“伸出乌龟头来！”以示荣耀。要命
的是，他的手指刚刚还在抠脚丫呢，真是
恶形恶状。不过，这种充满市井风趣的场
景，倒是令年少的我对象棋兴趣倍增。

,")-年秋，我从南通航运公司调到
上海分公司工作。一踏上码头，我惊讶地
发现，上海不光高楼林立，繁华热闹，而
且象棋活动也更普及活跃。街头巷尾、公
园茶楼，到处有人捉对厮杀。尤其是不少

茶坊酒肆，主要靠下棋吸引客人，除自由对弈
外，还有职业高手下指导棋、摆出大棋盘由高手
公开登台表演，生意十分兴旺。

不久，同是象棋迷的公司“小开”带我到吕
班路、霞飞路（今重庆南路、淮海中路）的“凌云
阁”茶楼去见识。这一看，可谓非同小可，顿令我
眼界大开。我几乎打了一个寒颤，禁不住自言自
语起来：“嗬，上海滩居然还有这么一个高手荟
萃、引人入胜的象棋‘大世界’啊！”

跨进茶楼，只见人头攒动，茶香氤氲，烟雾
弥漫，一张张八仙桌上，拥满各色棋客。一般棋
人，穿的是布长衫，走路佝着背，即便坐，也是长
板凳；在社会上有点身价或棋艺高超的，则穿着
毛料长衫，走路趾高气扬，说话颐指气使，有靠
背椅坐。那下棋的环境，也真够嘈杂。下棋，心里
不服，打“口水仗”的，司空见惯；边下棋，边嗑着
瓜子的，还算文雅；棋局形势占优，又是此地的
“棋霸”，得意时，哼上一段“西皮”或是评弹的
“噔咯里咯噔”，也属常事。总之，各色人等，应有
尽有。场子最里面，悬挂着一副占大半墙壁的木
质大棋盘，专供棋迷观赏名手的示范表演，故还
夹杂着“炮二平五”、“马 &进 *”的抑扬顿挫的
唱棋声。有时，一旦走出精妙好棋，还会引起一
阵骚动，甚至爆发出乱哄哄的喝彩声。
自踏入凌云阁后，我就像丢了魂一样，一有

空，脚步就会朝那里走去。我当时还属门外汉，
起初大多作壁上观、看热闹。时日一久，我又在
茶楼相识多名业余好手，开始找人下“指导棋”。
其时的代价是：支付对方的茶钱，另外每盘棋付
给 (千元（相当于人民币改革后的 (角）作为
“盘钿”。所谓指导棋，只是高手闷声不响地陪
“下手”（棋艺低者）下棋，直到终局。对局过程中
及终了后，他一声不吭，个中成败奥秘，全由你
自己去思考、解析、探究。
正是通过凌云阁，我正式走进了车马棋枰

这个妙趣无穷的大世界。

! ! ! ! ,"(, 年初，我常到复兴公园去溜
溜。那儿下棋人很多，树荫下、绿地边、条
凳上，东一堆、西一堆的。我常常观看一
位为人随和的季姓老先生与人“手谈”。
季先生非但精通布阵，且棋感好，熟谙各
种杀路，算得上是公园高手。我那时的棋
艺尚未入门，哪敢跟他交手？只能在一旁
当“看客”而已。
时间一久，稍稍熟悉，我终于壮着胆

子提出向他学习一盘的要求，他欣然应
允。我初出茅庐，哪是他对手，常常是一
败再败，每每只是“批发”而已。季老先生
则拍着我的肩头，和颜悦色鼓励道：“年
轻人，不能急，来日方长哦！”说罢，还简
要地指出对局的关键之处。我还记得，他

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下棋好比撑船，紧要的
地方，就只二三步。等过了激流险滩，之后就顺
流直下了。这几步绝不容偷懒哦。”又说：“开局，
好比造房子，要打好扎实的基础。”我虽输棋，但
觉得能与高手过招，得到指教，仍然高兴不已。

有了季老先生这位“启蒙老师”，我一边讨
教，一边又到旧书摊淘来《梦入神机》、《适情雅
趣》、《梅花谱》、《橘中秘》等古谱棋书自学。特别
对于全局部分，我细细精读，对各种布局的陷阱
套路，做到心中有数；对各种杀法，逐局揣摩。有
人指点，有书辅导，仿佛有了指路明灯，不再瞎
蒙乱闯了。渐渐地，我掌握了不少布局门路，加
上经常磨练，理论结合实践，哪有不进步的道
理？半年后，我就试着与季老先生“分先”（双方
轮流开局先走）对抗了。

不久，我加入了“复兴棋队”，其后又参
加了居家附近蜚声棋坛的“同孚棋队”。棋队
虽无正规训练，但因有了“组织”，好比有了
外交部，便于对外联络交流，有较多机会与
高手比试。更令我感到兴奋的是，第二年，著
名棋坛双枪将徐天利加盟了同孚棋队。棋队
实力大增，我们内部研究切磋，对外比赛机
会更多，棋艺再上层楼。

! ! ! !如果说，我前半辈子醉心于棋盘
上的策马横车，那我的后半辈子却把
重点放在发挥己之所长，为社区宣传
棋文化、培养年轻棋手。这，或许是我
的理想所在。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就
是曹杨文化馆象棋活动的积极分
子。七十年代末，象棋活动复苏，我
便主动与馆方联系，开放、扩大棋
室，并精心策划每周的大象棋活动。
我做事不马虎，再凭着平日结交了
一大批棋友，何愁文化馆的象棋活
动不办得热烈红火？请市级高手表
演、象棋大师辅导、大象棋攻擂、名
局讲解、江湖排局测验等等，翻着花
样操作。棋友们近悦远来，人气鼎
盛。有时，几乎达到爆棚的程度。我看在眼
里，喜在心头，几乎把全部精力、业余时间，
全都扑在了上面。

,"&-年 &月，上海市举办第八届运动
会，市农场局组织女队参赛，我受聘任教练。
女队中有一名是市三届冠军金爱兰，我担当
她的陪练。

金爱兰 &岁即获得成年组冠军，被人誉
为神童，后又两度问鼎。少年得志，心气自然
高。她过去的教练，都是棋界赫赫有名的大
牌，此番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当教练，
小金是否会有想法？我当然不无顾虑。于是，
我定下方案，在辅导对弈时全力以赴，充分
展示自己的棋力。尽管其时我已 -$岁，但年
龄也是优势，沙场鏖战经历丰富。我使出十
八般武艺，施展浑身解数，对局中，一旦确立
优势，潜藏杀势，就力求凶悍果断地“快速入
局”，能三步杀的，决不五步杀，给她前所未
有的沉重压力。小金心悦诚服，训练起来就
更加顺利了。

可惜，正式比赛时，小金却因思想负担
过重，加上身怀六甲临产在即，未能发挥应
有水平而名落孙山。输棋后，她脸上淌着汗，
几乎站不起来，口中喃喃自语，旁观者无不
为之动容。不过，她却与我由此结下深情厚
谊。四年后，第九届市运会召开，农场局再次
组队，金爱兰主动向工会提出：“我要陈老师
当女队教练，不然，我就不考虑参加比赛。”
她眉宇间神色坚定。

这次备战，情形已完全不一样，除了合
作更默契外，气氛也较上次轻松。闲暇，我们
还交流思想，聊聊家常、生活琐事。她按时来
我家训练，与我老伴打得火热。爱兰喜欢吃
饺子、馄饨，老伴就不厌其烦，做鲜肉饺子、
菜肉馄饨。她在吃饺子时，还有喝汤习惯，老
伴就想着法子，换着花样，端上可口的鲜汤。
爱兰每次来到我家，也总不忘送点吃的、用
的给我老伴。我看着她们两人形同母女，心
里乐滋滋的。

棋道酬勤，经过一段时间的密切配合、
科学训练，最终，金爱兰如愿以偿，第四次折
桂，我也得到农场局的隆重表彰，被誉为“金
牌教练”。

.++"年 "月，小金要代表上海老年象棋
队去北戴河参加全国老年棋赛，她又在 *月
中旬至 &月下旬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利用双
休日，从徐汇区桂平路赶到普陀长风地区，
请我为她“开小灶”。我俩水饺吃吃，棋子摆
摆，“山河”茄茄，没有“指标”束缚。经过前后
一个多月的努力，这位生性好强的金爱兰，
又捧得银奖而归。几天后，她带上“新东阳”
礼品，特地到我家来答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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